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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人到无产阶级革命家
陈云同志是我党为

数不多的上海籍无产阶
级革命家，在漫长的革命
生涯中，上海商务印书馆
是他走向革命的起点。
1919年冬，15 岁的

陈云在其老师的帮助下
进入商务印刷馆发行所
当学徒。因工作出色，提
前一年升为店员。在七、
八年的时间里，他利用那
里的有利条件，阅读了大
量的进步书籍，在身边一
些共产党人的引导下，

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确立了为无产阶级奋斗
的信念。
1925 年 5 月 15 日，

日本资本家枪杀了工人
顾正红，接着英国巡捕
又悍然向示威群众开
枪，打死打伤数十人，制
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
案，激起上海和全国人
民的极大愤怒，一场声
势浩大的反帝运动由此
爆发。陈云积极投身革
命，他撰写文章揭露抨

击帝国主义的罪行，到
南京路散发传单，参与
罢工示威，捐出工资援
助罢工工人，在斗争中
得到锻炼和考验。这一
年，陈云被工友推选为发
行所工会委员长，不久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为提高
工人的工资待遇，陈云组
织发动印刷所的工人罢
工，他亲自和资方多次谈
判，据理力争，迫使资方
接受了工人的条件。在创
办的地下刊物《职工》中
发表文章，传播革命思
想，启发工人的觉悟。大
革命时期，陈云参加了三
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冲
杀在弹雨硝烟中。陈云的
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反
动派的仇视和通缉。特
务、军警疯狂抓捕共产
党人，白色恐怖日益严
重。江苏省委指示陈云
返回家乡青浦练塘，组
织开展农民运动。
陈云回到家乡后，与

当地坚持斗争的吴志
喜、陆龙飞、袁士钊等共
产党员接上了关系，很

快建立了青浦西乡第一
个党支部。他们深入到
各乡村，宣传发动贫苦
农民，恢复、建立一批农
会组织。已担任青浦县
委书记的陈云又着手筹
建一支农民武装———松
江农民革命军。陈云任
党代表，吴志喜任总指
挥。他们伏击水警，惩处
恶霸地主，领导抗捐抗
税，很快打开了斗争的
新局面。
1928年新年过后，

陈云和吴志喜等农民军
领导商定攻打枫泾和嘉
善，发起新的农民运动。
陈云先去上海筹集武
器，吴志喜等领导做好
战前准备。农民军的声
势震惊了反动当局，他
们急忙从嘉兴增调来一
个团的国民党军，同地
主武装共一千多人于 1
月 19 日凌晨水陆并进，
包围了塘南蒋家浜农民
军驻地。吴志喜和副总
指挥陆龙飞看到敌军人
多势众，当即命令袁士
钊率队突围，他们带领

17 名战士阻击敌人。经
过近半天的激烈战斗，
终因寡不敌众，子弹耗
光，吴志喜、陆龙飞和剩
下的战士不幸被俘。几
天后，他们全部被敌人
残忍杀害。
反动当局悬赏二百

大洋捉拿陈云，先后七次
派兵搜捕都没有得逞。其
实，陈云早已不顾安危
潜回练塘，安排已暴露
的党员和农会骨干转移
到外地隐蔽。他自己转
入地下坚持秘密斗争，
直到 9 月的一天被敌探
察觉。在敌人将开始大
搜捕前，陈云在老同学
刘国桢的掩护下，乘坐
小渔船连夜撤离练塘，
按照江苏省委的指示奔
赴新的战斗岗位，开始新
的革命征程……
陈云等老一辈革命

者出生入死创下的丰功
伟绩如日月经天，江河
行地，永世长存。我从浩
淼中汲取一滴记录下
来，以表崇敬之情。

（临沂三村 万庭良）

夏 日 诗 颂

游于临沂公园 ，
梦于江南故乡。 时逢
盛夏酷暑， 垂柳湖畔
之滨，荷花绽放之池，
熏风习习之时。 面对
红花而缱绻， 意倾绿
叶而缠绵。 携好友以
作伴，观荷花袅袅，望
莲蓬娜娜， 犹仙女而
下凡。炎夏烈日，相侵
无俱，熏风拂面，歌欢
相迎。

是香气扑人 ，仙
姿迷眼。 蜻蜓独立于
技头， 翠鸟飞翔于水
面。出淤泥不染，有周
子之篇章， 于淡泊无
争，引书生之画卷。

日落斜霞， 翠叶
铺晖。云气之多，朦胧
天地，几亩荷池，依傍

柳湖。 芙蓉出水而酡
颜醉， 云纱遮面而羞
态迷。 藕节连连以药
用，牵丝缕缕而情思。

时不测风云 ，而
偶逢暴风骤雨， 似珍
珠而落碧盘， 有蛙鼓
声而鸣之。雨伞飘摇，
莫问淋湿几多？ 犹畏
风折而枝残， 风难损
于一池荷， 雨惊催于
百树。阵阵大雨，顿时
闪电雷鸣， 雨歇而天
空晴朗， 苍穹呈起彩
虹桥。叹，荷而傲骨之
不卑，羡清姿之脱俗。

嗟呼！修身人静，
静以养心，养素归真，
俭以养德，恃心以淡，
处世安贫。

（新桥 周执平）

临沂公园荷花赋
部队拉练途中被“错认”

雨，总算停了，天空
也渐渐明亮了起来。西
边夕阳羞羞答答露了一
会脸，又悄悄地躲进淡
淡的云层中。
“大家跟紧了，今晚

8 点前务必赶回营地！”
连长看了看手表，大声
地命令道。我们高射机
枪连驻扎在合肥市长江
西路的安徽省团校内。
这次按实战要求外出训
练十天，可老天时不时
要下点雨，似乎有意要
增加我们的训练难度。
今天已是训练的最后一
天，部队一早就出发，雨
中行军 80 里后已是人
困马乏。知道今晚将要
回到营地了，大家心里
还是很期待的。
部队要穿越肥东县

的一个村庄，由于连续
下了几天雨，受雨水浸
泡的乡村土路经队伍的
踩踏后异常泥泞。大家
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移
动，本来就湿漉漉的军
装、军鞋又沾上了不少
泥巴。
村庄里的老百姓三

五成群静静地站在土路
两边，没有寒暄、没有鼓

乐，更没有茶水摊之类
的吆喝声。他们用真诚
的微笑和淳朴的目光迎
送着部队的来去。土路
越来越泥泞湿滑，疲倦
的战士低着头小心地行
进着，没人愿意多说一
句话。
突然路边人群里传

来轻轻的“呜、呜”声，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手
就被人紧紧抓住！我停
下脚步回头一看，原来
是当地的一位大娘用力
抓着我。只见大娘泪流
满面，对着我不停地抽
泣着。我手足无措，错愕
不已：“大娘，您这是？”
大娘没有回答我，只是
不停地抽泣着。“这位
解放军同志，你长得太
像她的儿子了，她把你
当成自己的儿子了。”
旁边有位短发中年妇女
说她是大娘的邻居，并
继续向我解释：“她的
儿子是去年参的军，她
看到你背着背包，穿着
被淋湿的衣服和沾满泥
巴的鞋子还在吃力地行
军，她太心痛了。”“哦，
原来是这样。” 这时我
才注意到自己身上斑斑

点点的泥巴和还在冒汗
的额头，样子是有点糟
糕。大娘还在抽泣，她流
露出的那种厚重的母
爱，无言地诠释了 “儿
行千里母担忧”。我不
知怎样安慰大娘，便随
口问道：大娘的儿子在
哪儿当兵啊？“在上海
当兵！” 大娘的邻居抢
先告诉我。在上海当兵？
我安慰道：“大娘，我就
是上海人，我知道在上
海当兵挺好的，您千万
不要担 心 啊 。 ”“ 真
的？”大娘松开了手，擦
了把眼泪，终于开口说
话了。“真的！”
“快快，赶快归队!”

副班长陈志定满脸不
悦，一步一滑地冲到我
面前。“是！”我快速向
大娘敬了个礼和副班长
一起匆匆追赶连队。身
边的部队在有条不紊地
开进着，但那是其他兄
弟连队，我们的连队早
已出村。副班长问我发
生了什么情况，我简单
叙说了大娘的故事，说
着说着，俩人不约而同
地回头看了看，大娘还
在那儿呆呆地注视着我

们，我觉得大娘也许已
经 把 我 看 作 她 的 儿
子———哦，不，解放军是
人民子弟兵，我们本来
就是她们的儿子。

（金星 罗国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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